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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代武术竞赛体系的形塑过程，既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觉醒，又映射出身

体政治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刻关联。在思想进路上，构建了以“启”为核心双重逻辑：一方面通

过“身国一体”的竞赛设计，将个体身体规训与国家命运相联结，形成情绪动员与认知重构的思

想粘连；另一方面以“民族体育”为框架调适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规则，实现文化主体性与时代

适应性的辩证统一。价值取向上以“强”为引领展开三重维度：“擂台赛”通过对抗性竞技重塑国

民形象，消解“病夫”的污名化标签；“国术考”建立标准化考核体系，以身体技术甄别并强化国

家人才；“运动会”中的武术展演则通过视觉化呈现塑造“健夫”形象，构建身体政治的象征符号。

实践逻辑遵循“行”的路径，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全民性与精英性互动、竞赛规则的中西规则融合

创新、尚武精神与国家认同的价值互构，形成从个体技术操演到民族精神培育的转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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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aping process of competition system for China’s modern martial arts not only embodies the 

subjectivity awaken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found connection between body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 and country.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approach, a dual logic centered on “awakening” is 

constructed: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competition design of “body and nation as one,” individual body 

discipline is linked with national destiny, forming an emo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of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sport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nd modern sports 

rules are adapted to achieve a dialectical unity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adaptation to the times.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concept of “strength” unfolds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arena competition” reshapes the national 

image through confrontational sports, dissolving the stigmatization of the “sick man” label; the “national martial arts 

examination” establishes a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system to identify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s talent through 

physical techniques;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s in sports games, by visualizing the presentation of martial arts, help 

to shape the “strong man” image and construct the symbolic signs of body politics. The practical logic follows the 

path of “action”, manifes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ss participation and elite engagement, the fu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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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etition rules, and the co-construction of martial spirit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forms a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individual technical practi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Keywords: modern martial arts；martial arts competition；arena competition；national martial arts exami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2024 年 3 月 29 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召开

专家调研座谈会时，有专家指出“竞技武术套路……

偏离了武术攻防的本质”[1]。2021 年《<“十四五”武

术项目发展规划〉意见和建议的公告》中也明确指出

“武术套路舞蹈化、体操化现象严重，散打技法民族

特色不明显”[2]问题。回顾相关研究发现，在中国武术

竞赛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能否比、比什么与怎么比

的现实问题。如邱丕相[3]曾指出，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用西方体操的办法改革武术”；马明

达[4]也曾批判这一现象为“花拳入门错了一生”；杨建

营[5]则将其进一步归结于“20 世纪后半叶‘扣错了第

一粒扣子’，即表演性套路取代了原本作为传统武术之

主体的技击对抗类武术”。而为了进一步求解竞赛问

题，学者们纷纷站位近代中西体育观念交流之肇端，

反思中国武术“体育化与标准化”[6]之发轫，探究“从

实用技击术向现代竞技体育转型”[7]之序幕。 

“古方”能否治“今病”？“西方冲击-中国回

应”的分析框架虽揭示了近代武术竞赛的双重变革路

径：一是因屡次败刃于疆场、失利于谈判带来的持续

冲击，将国家危机具象为“病夫”的身体症结，推动

武术向竞技化、标准化转型；二是强身话语下的竞赛

回应，试图将武术重构为培育“新民”、实现“救亡”

的文化装置。但这种解释框架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

义”的产物，其不仅将武术现代化简化为对西方体育

范式的被动模仿，更遮蔽传统武学“体用兼备”的内

生性演进逻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8]所言：“世界上既

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在不断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

今天，摆脱西方中心视角下的武术竞赛发展模式，反

思武术“体操化”论断，仍然需要在“去‘病夫’的

文化逻辑起点”上[9]，坚持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以及

对“真”的批判与发展。熊晓正[10]曾指出，近代“土

洋体育之争”使中国最终获得“建设民族本位体育”

的共识。可以说，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并非惰性

十足，只接受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

具有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觉[11]。所以，本研究是以中

国为主语的近代武术竞赛命题，在“身国一体”的思想

基础上，追问其思想进路以考察竞赛目的，反思其价值

取向以探究竞赛意义，考察其实践逻辑以关照“今病”。 

 

1  以“启”为核心：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思

想进路 
经由国家“病夫”的身体话语转向，近代“六不

如夷”[12]和“百事不如人”[13]的社会心态通过国民身

体而具像化的显现，此时的身体作为待启之蒙而备受

关注。社会精英“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4]，整饬“中

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15]的思想也开始在社会弥漫，

以武术竞赛激励、教化和团结人民，宣传、交流和展

示国家形象的创新道路也开始被设计。 

1.1  情绪与认知的思想粘连：中国近代武术“身国一

体”的竞赛设计 

在近代中国的时间线中，“种争”与“国战”愈演

愈烈，“文弱之民”也被打上“东亚病夫”的身份标签，

“中国不但是‘病人’，还是‘死人’”[16]。屈辱和愤

怒情绪在社会中不断弥漫，也引起更广泛反思：严复、

康有为等提出了“以力强体”的主张，引起“鼓民力”

的社会思潮；蔡锷、蔡元培等提出了“以体强兵”的

主张，引起了“军国民体育”的社会思潮；孙中山、

张之江等提出了“国术救国”的主张，引起了“尚武

救国”的社会思潮；恽代英、毛泽东等提出了“以体

增质”的主张，引起了“健康第一”的社会思潮。在

当时的社会精英眼中，“病夫”之体不再一无是处，它

成为了“民族再生”[17]的重要平台。当“一国之盛衰……

定于国民身体之强弱”[18]成为近代体育的洞察时，重

新设计一套“强身-强国”的运作模式则成为精英们

的共同追求。可以说，国人面对“病夫”身体与身份

的双重焦虑，屈辱情绪的涌动中隐藏着更广泛的“身

国一体”认知转变(见图 1)。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身国一体”理念滥觞于《礼

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述，经由个

体生命伦理与政治治理秩序的本体论同构形成“以身

为度”的具身化范式，最终凝练为“身国互喻”的文

化传统，彰显出东方治理独特的身体政治哲学智慧。

近代以降，这种身体观在共识性危机中转化为具象化

的实践诉求，武术竞赛也不再单纯的指运动员个体或

运动队之间的竞技，它更多包含着“身体”社会文化

功能的仪式化呈现及其影响机制的实际运作。例如，

在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考试中，会场悬挂“强国雪耻

基于此举、卫国卫民、不强则亡、武术是国人的基础”

将国民观念与现代竞技场域有机融合；现场分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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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国术馆画报、国技周报国考号、敬告民众书”[19]宣

讲总理遗教，解读国考目的，提倡习武行为，建立身

体实践与国家象征的符号关联。 

此外，对于竞赛目的与意义的探寻，也促使竞赛

活动中人员、技术、规则、组织、理念及精神等要素

发生转变。其一，在霍元甲、王子平、朱国福、蔡龙

云等中国拳师对战西洋力士的竞赛叙事中，擂台比武

已然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角力场。其二，第三届全运会

首次引入“国技表演”，暴露出传统武技与现代体育在

价值维度上的深层张力。当运动员的足球、篮球、网

球与拳师的刀、枪、剑、棍同时存在于国人的集体想

象中，运动会已然成为武术现代转型的微观战场，而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队的表演，更预示着竞技

场正从民族主义的宣泄口转变为文明对话的展演台。

其三，随着“国术科学化”改革，竞赛体系开始呈现

中西融合态势。从第 1 届国术考试“不分年龄大小与

身体重量”[20]的擂台旧制，到第 2 届国术考尝试引入

体重分级、护具防护等新规，映射出民族体育建构进

程中的文化博弈。拳师们褪去长衫穿上护具的过程，

实则是从“江湖规矩”向“契约精神”的艰难蜕变。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武术竞赛理念的嬗变始终与

社会思潮共振。“天足运动”打破传统禁忌，才有了第

3 届全运会中女子舞刀的盛况；“土洋体育之争”诞生

的“国术科学化”，则试图唤醒“尚武”文化基因的同

时，也激活了多样化的武术竞赛模式。通过擂台赛、

运动会、国术考等不同竞赛模式，战胜洋人证明种性

之优的心理，打败对手昭彰体征之强的行为，强健体

魄表征国力之盛的目的，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浪潮

中经历着深刻解构与重构。武术竞赛早已超越单纯的

胜负之争，成为检视国民体质与精神气象的立体镜像。 

 

 

 

图 1  情绪与认知的思想粘连：中国近代武术“身国一体”的竞赛设计 

 

1.2  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融合：中国近代武术“民族体

育”的竞赛思维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强与弱、优与劣的巨大

转变与落差，迫使国人祈求寻觅一条兼容中西、和合

古今的“身强则国强”之路。而“请自中国文化之丰

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21]的实质是在

西方现代性冲击下激活传统资源的策略性选择。对此，

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西方体

育，并获得“衡诸国家御侮之需要，普及国术，尤为

当今之急务也”[22]的新认知，产生了“将洋土体育打

成一片而创造成为中国的‘民族体育’”[23]的新思考。

同时期日本“大和魂”武道改革运动形成了跨文明参

照。同样面对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特殊困境，既要应

对奥林匹克主义的普遍化压力，又需维系本土身体文

化的阐释权。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既表现出文化自

卫的普世困境，又呈现出了文化调适的特殊智慧。 

“民族体育”的建构过程亦导致对传统武术文化

的祛魅，其招法、劲法与练法等需要在竞赛规则的监

督下进行实战检验。范振兴[24]运用人体力学解构武术

技击，但其“遵循生理构造”原则与“丹田运气”传

统功法形成知识论冲突。张之江强调“非重比赛，无

以判优劣竞进”[25]113-114，陈奎生[26]主张“欲知彼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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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下，故比赛尚焉”，实质是西方竞技理性与传统武

术体系的交融。通过竞赛规则的标准化设计，近代武

术将“体用兼备”[25]61-62 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现

代竞赛方式；借助“套路演练+实战对抗”国术考结

构的创设，既规避了武术现代化过程中“打练分离”

的技术割裂，又摆脱了武术简化为身体“操演术”的

命运。通过标准化竞赛规程的全国推行，既限制地方

性武术“结私党、造派别”[27]的封闭性，又借助全国

性武术竞赛“融化门派、破除畛域”[25]37，重塑出“中

华武术共同体”的想象。 

可以说，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兴起，本质是对“尚

武救国”时代命题的回应。在科学理性与传统智慧、

个体强健与民族复兴、文化守成与现代转型的张力中，

武术竞赛成为身体治理与精神重构的实验场。面对当

下武术入奥争议中的“标准化与本真性”之争，实为

“民族体育”命题的当代延伸。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体

育建构不应是封闭的文化本质主义，而需在“发明—调

适—再发明”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从“作为中国符号的

武术”向“具有现代生命力的中国武术”的认知跃迁。 

 

2  以“强”为引领：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价

值取向 
鉴于“病夫”之体向“健夫”之躯的身份诉求，

“体力”之强向“国力”之兴的话语引领，促使中国

近代武术竞赛开启了以“强”为引领的价值取向。 

2.1  以武自强：“擂台赛”中的“病夫”反击 

“病夫”[28]一词虽源自国人的自嘲、自励与自警，

但通过“擂台赛”的对手映衬，其反击的矛头直指身

负“侵略者”标签的外国拳师。他们人高马大、态度

傲慢，出场时带着对国人“病夫”形象的不屑与嘲讽。

中国武师一般是为维护国家与民族形象而被动反击。

最终以西洋拳师惨败，中国武师完胜(体型上以小博大

的胜，行为中光明磊落的胜)的结局落幕。在“张园打

擂”的竞赛叙事中，1909 年霍元甲与奥皮音的未竞之

战，虽因规则分歧止于表演(《申报》1909 年 12 月 5

日载“演技飨观众”[29])，却在媒体叙事中升华为“病

夫”反击的民族寓言。通过《时报》“备其洋彩、签订

生死，创中外力士竞赛之先河”[30]的渲染，将擂台比

武转化为东西文明的较量。层累造史中的精武英雄大

致经历：1909 年《申报》仅视其为“献技武师”，与

张园表演者并列的媒体初构；1913 年胡寄尘在《记霍

元甲逸事》[31]中植入“异族猖獗”叙事与“某国人毒

害”情节，完成悲剧英雄塑造的文学升华；1916 年萧

汝霖通过《大力士霍元甲传》《述精武体育会事》等，

将霍氏塑造为"尚武救国"的精神图腾。这种层累过程

实为民族危机下的集体心理投射，反映社会对“身体

雪耻”的迫切需求。尽管“霍元甲大战奥皮音”史实

存疑，但其价值导向不容忽视。一方面，他为中国拳

师提供去除“病夫”污名的行为参照。当《申报》以

“128 磅 vs160 磅”“约高五六寸”的数据标注朱国福

为“竞武场开办以来华人首次击败外人”[32]时，拳击

规则下的“公平竞争”，反被转化为论证中国武术优越

性的实证武器。另一方面，当霍元甲形象从武师升格

为民族魂，擂台也不再只是较技之所，而成为重写“身

体-国家”关系的文化装置。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具象

化的殉道者，霍元甲传说的流变，成为近代中国构建

武术文化主体性的身体诗学。  

2.2  为国选强：“国术考”中的“身体”甄别 

20 世纪初，随着武举制的废除(1901 年)，中国传

统“以武入仕”的晋升机制戛然而止，武术从“庙堂

之器”沦为“江湖之术”。中央国术馆通过创设“国术

考试”制度，并以“本馆创行国考，可称武科开考之

权舆”的官方叙事，打破“所考仍囿于文之一途，而

武术不与也”[33]的单一选材模式。究其本质是以层级

化选拔取代科举制的仪式性展演，通过“县考-省考-

国考”三级体系，将散落民间的“武勇之身”纳入国

家人才网络。1928 年举办的首届国术国考吸引来自 17

个省市的 333 名选手，1933 年的第 2 届国术国考进一

步扩大至 21 个省市的 438 名选手，参赛人数和地域覆

盖范围显著增加，最终促成“来宾数万人，自晨至暮，

兴趣百倍，饥渴俱忘”[34]的热烈。此外，国术考的仪

式性建构远超体育竞赛范畴。军政要员的集体出席与

300 多名拳师的刀枪剑棍，形成权力与身体的视觉共

谋。更关键的是竞赛规则的意识形态编码，通过笔试

内容将孙中山“尚武精神”具象化为“三民主义试略，

卫生为人生必要试略，中国国术起于何时试举所见”[35]

等考题。两届国考通过“对抗为主、套路为辅”的选拔

标准，推动了技术甄别与人才流动的现代转型。据《中

央国术馆史》统计，国术考中的获胜者，最后大多奔赴

祖国大江南北从事武术教学传播，更有甚者远赴新加

坡、美国、英国等国，郑怀贤、张文广、温敬铭、何福

生等更是成为新中国武术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36]。可以

说，国术考通过“技术考察-意识植入-人才流动”三

重机制，完成从传统武举到现代身体治理的范式转换。 

2.3  尚武示强：“运动会”中的“健夫”展演 

“健夫”是严复眼中“手足体力”充足，“壮佼长

大，耐苦善战”之国民[37]；是梁启超[38]笔下“尚武精

神”张目，“动荡其血气，发扬其身体”之新民；是毛

泽东[39]心中“身体第一性”发凡，“文明其精神，野蛮

其体魄”之人民。而在中国近现代大型赛会中，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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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为手段的“健夫”，成为提振民族精神、展示强国形

象的重要载体。1924 年第 3 届全运会首设武术表演，

通过视觉化编排将武术审美化与政治化，使“健夫”

形象成为民族复兴的具象符号。其评价体系的设计则

极具深意，个人演练以“身、手、眼、步法、精神、

气、力、功”八要素为评判标准，团体演练强调“秩

序、精神、姿势、气力、服装”[40]，暗合国民教育的

纪律诉求。至 1933 年第 5 届全运会，“国操”更名为

“国术”，增设有“拳术、摔角、器械、弹丸、射箭、

踢毽子、测力等 7 项锦标项目”[41]，更以“京师 2 360

名小学生”[42]太极拳方阵构建集体身体景观，“健夫”

叙事从精英话语向大众文化的渗透。1936 年柏林奥运

会期间，中国代表团首次以“国术表演”形式在国际

体育舞台集中展示武术，成为近代中国通过传统体育

文化重构民族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标志性事件。

柏林奥运会正值纳粹德国宣扬雅利安人种优越性之

际，中国选择在此展示武术，以身体为媒介展开文明

对话，通过国术适应性、艺术性、经济性和实用性四大

优点[43]，展示强健美观的体格，寄意撕破“病夫”之

标签。从展演效果看，西方媒体惊叹“谢幕十几次”
[44]的盛况，德国体育专家丁克总结出“艺术-韵律-尚

武”[45]的价值内涵，而《申报》通过“中国武术兼具

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46]的定性报道，将“健

夫”展演转化为民族自信的佐证。近代运动会的武术

展演，在祛“病夫”与造“健夫”的张力中艰难前行。 

 

3  以“行”为路向：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实

践逻辑 
近代武术竞赛的实践逻辑以“行”为路向，通过

“主体之行”的全民动员、“方法之行”的中西调适、

“价值之行”的精神重构，构建起一套服务于民族救

亡的综合性行动体系。 

3.1  主体之行：全民参与与精英主导的双向互动 

近代武术竞赛的实践主体呈现出“全民参与”的

理想与“精英主导”的现实交织，二者共同推动武术

从“江湖之技”向“强国之术”转型。这既体现在社

会动员的广度突破，又展现为权力结构的深度渗透，

最终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下达致动态平衡。在

全民参与的维度上，武术竞赛通过性别与年龄的解禁

实现社会基础的拓展。以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剑术”

的女性展演为例，女性武者以强健体魄重塑“国民母

体”[27]79 形象，既消解“病夫”的标签，又呼应“母强

子强”[47]的优生话语。“童子军”的身份转向，促使儿

童被纳入到武术竞赛体系之中。例如，在 1919 年的第

7 届华北运动会上，阳曲两高等小学童子军表演游戏，

陆军步十团技术连表演“新武术”。而在《佛山精武月

刊》中记载，童子会员更是可以承担宣讲“游艺纪念

会”[48]的职责。1928 年的国术考，更是出现了下至学

步幼童上至花甲老人均争先参与的盛况[34]。权力与资

本的共谋则强化了精英主导的合法性。社会精英通过

政治资本(张之江以陆军上将身份推动国术考试)、经

济资源(陈公哲斥资修建精武会场馆)、文化声望(孙中

山题写“尚武精神”)三重路径主导竞赛。全民参与为

武术竞赛注入民主基因，使其突破传统门户之限；精

英主导则通过制度建构将零散的民间武师收编为国家

所用。二者在“尚武救国”的目标下形成共生关系：当

童子军的国操表演与中央国术馆的标准化评分共存，当

女性武者的身体展演与精英制定的国文考试并行，武

术竞赛便成为传统与现代、草根与权威的角力场，而

正是共生关系推动着武术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重构。 

3.2  方法之行：技术规则的中西融合与本土创新 

近代武术竞赛的技术规则呈现出“传统技击科学

化”与“西方体育本土化”的双向调适，形成独特的

实践路径。第 2 届国术考试标志着近代武术竞赛标准

的全面成熟，其通过“技术规范-禁用条例-评判细则”

三重架构(见第 28 页表 1)，将传统武术的劲力原理转

化为可操作的竞赛规则，不仅实践了张之江“科学化

改良武术”的理念，更推动了传统武术从民间技艺向

现代体育项目的关键转型。 

技术分类的谱系化重构，将传统武术拆解为拳、

枪、刀、剑、棍五大技术模块，每种器械对应独特的

劲法体系。拳术强调弹力抖劲与掤捋挤按的太极八法，

通过掖掌、探掌、缠掌等虚实转换展现内家特质；枪

术以黏连粘随为核心，在拿、拦、挫、崩间实现刚柔

互济；刀术追求刚柔突变，以劈砍扎撩的动态平衡演

绎“刀如猛虎”的美学；剑术讲究精准控制，斩刺绞

掛中体现“剑走轻灵”的哲学；棍术则通过阴阳把位

转换，在扫劈挑截间达成“棍打一片”的空间掌控。

劲力美学通过双重否定确立评价标准，正面要求“暗

劲化劲”“刚柔相济”的劲力呈现，反面严禁“专使蛮

力”“完全断劲”的身体表达。如拳术对抗中，扁踹高

踹需伴随探掌托撩形成劲力闭环，禁止无技术逻辑的

胡打乱击；枪术对抗规定“硬撑软拦”的辩证用力，

排斥棒扫式的力量滥用。技术异化的防范机制则通过

3 层禁令筑牢传统边界：首要禁止违背拳械原理的技

术移植(如枪术禁用棒法、刀术禁行短兵技法)，次则

杜绝力学逻辑混乱的拼斗(如剑术乱击、棍术乱扫)，

最终否定缺乏劲力转换的断劲行为。当出现同分争议

时，裁判优先考量劲力质量而非胜负结果，使武术竞

赛成为传统身体智慧的展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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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2 届国术考试传统拳械对抗规则[49]23-29 

项目 技术规范 禁用条例 评判细则 

拳术 

拳术对抗时，以弹力抖劲、掤、捋、挤、按、采、
挒、肘、靠、突、横，掛打、掖掌、探掌、缠掌、
托撩、扫躺、扁踹、高踹等，亦虚亦实，明确施展，
暗劲化劲者，为合法之标准 

使蛮力，不按拳法，不合力学，
违背拳理，胡打乱击，一味拼斗
完全断劲者，在所必禁 

先击中或踢中者；三点着地；
故意避斗；犯规行为 

枪术 

枪术对抗时，以拿枪、撑枪、拦枪、挫枪、进枪、
劈枪、斩枪、粘枪、撸枪、标枪、勾枪、剔枪、崩
枪、挂枪、带枪、穿指、穿袖等，硬撑软拦，黏连
粘随，刚柔相济，明确施展，为合法之标准 

专使蛮力，不按枪法，不合枪理，
改用其他器械之法，违背枪学，
用棒横扫，一味拼斗完全断劲者，
在所必禁 

先刺中或击中者；器械落地；
故意避斗；犯规行为 

刀术 
刀术对抗时，以劈、刺、砍、扎、撩、剪、托、摔
等，忽刚忽柔，明确施展，完全暗合化劲者，为合
法之标准 

专使蛮力，不按刀路，违背刀理，
或用其他短兵之法，一味胡乱劈
砍完全断劲者，在所必禁 

先后劈、刺、砍、扎，以及其
他刀术之着法击中者；器械落
地；故意避斗；犯规行为 

剑术 

剑术对抗等，以斩、砍、撩、刺、绞、掛、剪、挑、
点、截及其他剑法，刚柔相济，明确施展，完全暗
合化劲者，为合法之标准 

专使血气之勇，不按剑法，违背剑
理，或用其他短兵之法，一味胡乱
打击，完全断劲者，在所必禁 

先后劈、刺、挑，及其他剑术
之着法击中者；器械落地；故
意避斗；犯规行为 

棍术 
棍术对抗时，以扫棍、反拿、缠拿、张棍、劈棍、甩
棍、剁棍、截棍、剪棍、挑棍、阴把、阳把，虚实刚
柔，明确施展，完全合棍之法者，为合法之标准 

专使蛮力，不按棍法，不合棍理，
或用其他长兵之法，违背棍学，
一味乱击者，在所必禁 

以先击中者；器械落地；故意
避斗；犯规行为 

 

武术套路表演规则体系的构建，旨在通过科学化、

系统化的评价标准，引导武术技艺的规范表达与文化

传承。其核心逻辑围绕技术标准化、文化内涵挖掘与

竞技公平性三大维度展开，针对不同表演形式的特点

进行差异化设计(见表 2)。 

 
表 2  第 2 届国术考试套路表演规则[49]29-30 

规则维度 单人拳术表演 单人器械表演 对手表演 

核心标准 
手、眼、身、
步、法 

手、眼、身、
步、法 

功力、精神、劲路、
姿式、态度 

技术细则 

臂、掌、拳、
眼、身、踹、
踢、根、式、
法、呼吸、
气力、生熟 

臂、掌、拳、
眼、身、踹、
踢、根、式、
法、呼吸、气
力、生熟 

手、掌、眼、身、
步、踹、踢、根、
式、呼吸 

重点事项 
侧重拳理劲
路的考察 

器 械 方 法 适
合器械原理，
以刀代剑，以
棍 代 枪 等 类
减分 

拳械方法及攻者
守者精神，符合拳
械原理；比较两方
之巧拙、迅速、动
作生熟，判别增减
其分数 

 

在单人拳术表演中，规则聚焦于“手眼身步法”

的协调统一，将传统拳理融入动作细节评价。如通过

臂、掌、拳等 13 项技术细则的分解，要求演练者不仅

完成肢体动作，更需体现“拳势呼吸”的內家要义，

使冲拳踢腿间蕴含腰马合一的劲力表达。单人器械表

演则突出器械特性的专属性，制定器械误用扣分机制。

如以刀代剑、以棍代枪类动作将直接影响评分，以此

维护“刀如猛虎、剑法灵动”的器械本质。对手表演

既考察单方的劲力饱满度与招式准确度，更注重攻防

转换的实战逻辑，要求攻击动作具备有效攻击距离，

防守闪避遵循传统“闪转腾挪”原则，通过双方动作

的时空配合度与应变能力进行双向评分，使表演既具

观赏性又不失技击内涵。 

3.3  价值之行：尚武精神对国家认同的构建 

近代中国尚武精神与国家认同的互动，是一场以

身体为媒介、以传统武术为资源、以竞赛为场域的民

族精神重构运动。在身体改造层面，这一运动以“从

病夫到健夫”的体格重塑为核心逻辑。霍元甲擂台神

话的建构，将武术对决升华为民族竞争的隐喻，其击

败西洋力士的叙事成为洗刷“东亚病夫”之耻的象征

性战场。中央国术馆推行的国术考试标准化，实质是

以科学化考核体系将民间武技纳入国家治理框架，而

张之江提出的“术德并重”原则，既保留传统武术的

技击内核，又注入“强国强种”的现代意识。在符号

重构层面，传统武技通过现代性转译升华为民族文化

符号。近代武术竞赛通过规则制定、技术分类和评判

标准，将庞杂的传统武技改造成可展示、可传播、可

比较的现代文化符号。国术表演融入全运会与奥运会，

擂台比武升华为民族文化展演剧场。孙中山“恢复固

有地位”的号召在此过程中被具象化为“与列强并驾

齐驱”的身体实践。在治理技术层面，国家权力通过

微观渗透构建起规训网络。“标语—国旗—总理像”的

视觉等级设计，则使赛场成为权力的微缩模型，选手

鞠躬时的凝神屏息再现“仰望权力”的意识形态灌输。

四级称号体系(国士、壮士、武士、勇士)[22]作为符号生

产机制，既是技术等级标尺，更是国民身份认证。可

以说，通过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激活，在抵抗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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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同时实现国家认同的构建，为后发型现代化国

家提供超越“冲击-回应”二元对立的实践范式。 

 

4  结语 
在“以西释中”成为中国武术竞赛实践的主流时，

“以中释西”重构中国武术竞赛理论也是理所当然。

处在这个变革不断、多元并存、万物互联的全球化时

代，武术竞赛不仅承载着个人、群体乃至整个中华民

族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诉求，而且也反映着国家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水平。这场

持续半个世纪的武术竞赛现代化运动，最终在理念层

面有着三重趋向：从证明种族优越性的狭隘对抗，升

华为展现人类潜能的公平竞技；从彰显武力的身体展

演，转化为追求卓越的自我突破；从民族存亡的沉重

隐喻，蜕变为文明互鉴的轻盈纽带。正是这种理念的

迭代，使得在民族体育的现代化进程中得以跳出“雪

耻型民族主义”的窠臼，逐步建构起包含全民健身、

奥运战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新型竞赛伦理。而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处在“后发追赶”向“并跑

领跑”转型的历史语境，如何在西方体育竞赛文明强

势渗透中建构文化主体性，实现从被动模仿到自主创

新的范式转换，始终是武术竞赛研究的核心命题。面

对中华武术体系庞杂、价值多元的客观现实，如何以竞

赛为支点撬动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探索立足文化主体

性的发展进路，则构成该选题继续研究的深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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